
吳馨恩：「事情在進入司法程序之前，你就可以做道歉的動作對不對？

可以還是不行？好好道歉做不做得到？」

吳俊成：「做不到，而且這樣做對我非常不利。」

吳馨恩：「所以你當年不道歉只是因為你覺得說。」

吳俊成：「如果我當年道歉，」

吳馨恩：「嗯。」

吳俊成：「百分之百會妳會拿這個道歉說，我承認這是性侵，

如果我道歉越愧疚越會…越容易被操作。」

吳馨恩：「其實我早就知道你啦，你根本就沒有一絲的愧疚。」

吳俊成：「我不認為我要跟一個不斷傷害我的人道歉，如果妳是一個很好的人，

那…我一定會不斷地跟妳談，但是妳的處理方式就是傷害我。」

吳俊成：「所以妳是要一個威脅出來的道歉？」

吳馨恩：「不需要啊！我不缺這種東西，順序不一樣？

不是要威脅你道歉，而是你完全沒有道歉。」

吳俊成：「沒有我，我有道歉了嗎？」

吳馨恩：「伴侶盟有給我道歉嗎？」

吳俊成：「我說，我覺得有道歉了吧？」

吳馨恩：「你覺得有還是沒有？」

吳俊成：「妳覺得咧？我覺得我早上說的算啦！還是？」

吳馨恩：「為什麼這麼晚才道歉，我的問題是這個吧？」

吳俊成：「什麼東西？」

吳馨恩：「為什麼這麼晚才道歉，我的問題是這個。」

吳俊成：「所以妳覺得怎樣道歉怎樣妳才可以接受？」

吳馨恩：「這樣道歉我可不可以接受是另外一個問題，

我覺得有個好的開始是好的，但是否已經足夠了。」

吳俊成：「所以妳要不斷地不斷地，比如說就是，

如果妳沒有威脅我，我會跟妳道歉，

我很希望這件事情我不需要，我前天早上打給妳」

吳馨恩：「我沒有威脅你的時候，你有道歉嗎？」

吳俊成：「我講的話…」

吳馨恩：「2016年你有道歉嗎？2017年你有道歉嗎？

我這邊都還有你說，都還有你說：『我不會跟妳道歉』的錄音檔欸！

2017年的你要不要聽？」

吳俊成：「2016年，2017年到後面那個是2016年講的」

吳馨恩：「2017年三月，你說你永遠不會為了這件事情道歉。」

吳俊成：「今天我已經跟妳講過，為什麼我不道歉的原因。」

吳馨恩：「為什麼？」

吳俊成：「我已經跟妳講過啦！我已經跟妳講過啦！」

吳馨恩：「因為你沒有回應。」

吳俊成：「我已經跟妳講過了，妳現在又忘記了！」

吳馨恩：「因為你覺得自己被傷害，別人沒有跟你道歉，所以你不需要跟我道歉？

因為你害怕被公審，所以你覺得自己的恐懼大於你地悔意，

所以你沒有跟我道歉，就這樣，還有別的嗎？

如果一開始好好道歉就可以解決的事情，為什麼不一開始就這麼做，嗯？

我跟你說道歉不是說一聲對不起，這樣、這樣不叫道歉，



一個誠摯的道歉對我來說，是你要說：

『對不起我做這件事情傷害到妳，然後為什麼我當時會這麼做，

然後我們一起來彌補，』這個才是我認為真摯的道歉，

而且你把事情講得很理所當然、講得很正常幾百次，

而你道歉只有一次欸！吳俊成你有搞清楚嗎？」

吳俊成：「妳現在是在針對我。」

吳馨恩：「這三年來，你跟我說你這樣做很正常，

我目前光是錄音檔就有超過五十四個，

你有講過類似這樣的話，然後你道歉一次。」


